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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条蛇从锯
子边经过，扭动的身子不小心触碰
了一下锋利的锯齿，顿时让身子破
了一个小口子，鲜血直流。蛇认为
这个“敌人”太可恶了，决定报复它；
凭借自己以往的对敌经验和修炼的
绞杀功夫，蛇用身子将锯子紧紧盘
裹起来，因此，不停地用劲，把锯子
箍得紧紧的，企图“绞死”锯子……
最后，蛇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至死也
未明白：锯子怎么那么“坚强”？居
然毫发无损，自己却丧命了。

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类似于这
条蛇一样蠢的人还少吗？我见过这
样一个人，他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
本来很快乐顺利的，一次，一个同事
无意中开玩笑，伤了一下他的自尊
心，他便无限放大和纠结难受，愣是
不肯原谅和放过同事的过错；因此，
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对那个同事损
贬、打压、嘲讽。那个同事本来就很
平庸，又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不求
上进，“破罐子”破摔，见这个人不断

地打压嘲讽自己，便下定决心与他
“死磕”到底。二人明争暗斗，互相
撕扯，内耗不断。

这两个人就像那条蛇与锯子
一样，来回搞“拉锯战”，最终两败
俱伤。

不与“锯子”争锋，这是常识。
我常想，一个要想清静、清爽和舒
心，就不要去招惹和企图报复那些
类似“锯子”一样的人，碰到这种人，
完全没有必要去“斗智斗勇”、“克敌
制胜”，要知道，你投入的精力、智
力、物力越多，自己受到的伤害就越
大、越深，不值得。到最后，输的不
是别人，难堪和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耽误前程的也是自己。

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要想
过得幸福快乐，就不要与恶俗之人
和世上的烂事纠缠、斗狠，得理时
要饶人，不得理时更要饶人、让人，
一旦抱有“死缠到底”和“绝不放
过”这个耍横斗狠的心思，则一开
始就输定了。

灯火如星，散落一地银河，
灯光如炬，点亮一城璀璨。

璀璨的灯火沿着海岸线蜿
蜒起伏，宛若一条游龙盘旋在
湛江湾与东海岛之间。

巍然矗立的湛江钢铁一
号、二号高炉透射出橘黄色的
灯光，闪闪烁烁的，像游龙的眼
睛。

高炉的炉台上铁水奔腾，
钢花飞溅。那红彤彤的钢坯裹
着热浪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把
整个热轧车间灼得滚滚烫烫。
主控室里灯光灼灼，就像一簇
簇燃烧的火苗在跳跃。火苗摇
曳间，一场钢铁与烈火的工业
交响正在激情上演。

铁水奔流时，烧结、焦炉、
炼铁、连铸、厚板、冷轧车间的
灯火次第点燃。白色的氙气

灯、红色的霓虹灯、黄色的探照
灯、绿色的泛光灯、蓝色的荧光
灯一簇簇、一团团、一排排、高
高低低、远远近近，宛如漫天星
河，交相辉映，渲染出梦幻迷离
的色彩。

“千门灯火夜如昼。”东山
湖、衔头塘、“蒙古包”，以及生
态水族馆里的灯火也齐刷刷亮
起来，那灯火层层叠叠、远近互
衬，把十里钢城涂抹得流光溢
彩。

东风吹过，钢富大道、钢城
大道、钢展大道的灯火像荷花
一样怒放，明亮而耀眼。那灯
火一排排、一行行，荡晃闪烁，
宛如一条条皓光闪耀的银河。
道路上，车灯也争相亮了起来，
一盏接着一盏，瞬间把钢城的
激情点燃。

30万吨级原料码头像在布
阵，密集的灯火璀璨如星辰。
码头边，大小轮船来来往往，进
进出出，溅起不一样的灯花，给
钢城平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
力。轮船上的灯火密密匝匝，
疏密有致，与码头的灯光、天上
的繁星交织在一起，让人无法
分辨出哪里是城里的灯火，哪
里是天上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挨
挨挤挤，倒映在海里，如千万点
萤火闪闪烁烁。

“最暖万家灯火处，最喜人
间喧嚣时。”不知从何时起，千
家万户的灯火亮了，一时间，钢
城变成了灯的世界，光的海洋，
灿若云霞，暖如火烛。从空中
俯瞰，钢城宛如一座童话的城
堡，让人如痴如醉，浮想联翩。

“星河落人间，灯火如翻
澜。”与湛江钢铁仅一墙之隔的
中科炼化早已灯火辉煌。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灯光如梦似幻，
把整座石化新城照得如同白
昼。

银塔、油罐、机泵、管廊上
的灯火层层叠叠，红的、绿的、
黄的、紫的交相辉映，摇落满天
星光。横贯南北的中科大道也
是流光溢彩，飞红溅绿。闪光
的车灯如同闪光的长河奔流不
息。

巍然矗立的常减压蒸馏装
置减压塔、裂解装置石烯塔、裂
解装置急冷油塔向天空和远方
放射出万丈光芒，红色的、黄色
的、紫色的，一束束七彩之光映
出炼油厂的刚强之美。

油城灯火连星汉，高炉炼

塔近斗牛。此时，天上人间、城
里城外全是灯火。密密匝匝、
高高低低的灯火如水晶般剔
透，又犹如火焰般的妖娆。

灯影里的油城，明艳如斯，
灵动如斯。

夜色在燃烧，灯火也在燃
烧。渐渐地，灯火与灯火接连在
一起，缀成一条七彩游龙，在空
中盘旋翻腾飞舞。那绵延不绝
的灯火不仅点亮城市的璀璨夜
色，更点亮了城市的彩色梦想。

绵亘蜿蜒的灯带、霓虹闪
烁的高楼、喷焰飞金的高炉、灼
华流莹的银塔、璀璨夺目的球
罐、流光溢彩的管廊……放眼
望去，星火交织，光影交错。这
哪里是炼油厂、钢铁厂？分明
是天上宫阙落到人间。

醉眼看人间，处处繁花开。

第一次看见石榴是在画里。
还没有电脑的年代，在距离中

国遥远的南洋，学习水墨画只能到
处搜寻画册，找中文书也非易事，
遑论中国画册。一回看到宋朝佚
名的《榴枝黄鸟图》，惊艳，视线无
法移开。宋朝的工笔花鸟琐细浓
艳，色彩丰富绚丽，有部分审美格
调较高的画家，用笔纤细、敷色艳
丽之外，构图空灵优雅，意境恬淡
又充满诗意，《榴枝黄鸟图》就是一
幅代表作。

那时刚开始学画小鸟，看图要
参考的是那只黄鹂鸟。但更加吸
引人的是鸟儿背后那两个石榴，一
个完整，另一个熟得爆开，露出累
累的果粒。稍感意外，听说石榴是
中国域外的水果，但居然在宋代画
里就可见踪迹！

汉代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
西域，开创了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
与世界文明交融碰撞的新时代。
文化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不只把汉
朝的文明远播西域乃至世界，带去
丝绸、茶叶、陶瓷，也把西域的农作
物带回大汉。这其中包括葡萄、胡
麻、石榴等。后来再遇见石榴，也
是画册上南宋鲁宗贵的“橘子、石

榴和葡萄”，题“吉祥多子图”。绚
烂明艳的水果，寓意硕果累累、多
多益善。

画家尤爱描绘成熟石榴，最
喜表现石榴的一道裂口，露出果
肉，犹如颗颗红宝石争相涌出，
这 形 态 和 动 势 ，取 题“ 榴 开 百
子”。亲戚朋友婚嫁，可当最佳
礼品，祝愿新婚夫妇子孙繁衍，
家族兴旺。

寓意美好、红艳夺目的石榴是
画家喜爱的题材。然而也有画家
笔下石榴只取黑白不上颜色。总
是水墨淋漓、构图独特的徐渭，一
幅没有灿烂颜色的《榴实图》，简简
几笔，形象鲜明，题上“山深熟石
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
明珠走”。大写意作风，以少胜多，
以简胜繁。

受到徐渭粗放画风影响，笔
墨简练，喜欢把画中形象作夸张
表现的朱耷，是明代开国皇帝朱
元 璋 第 十 六 子 朱 权 的 第 十 代
孙。自视为明代遗民的他，以画
翻白眼的鸟和鱼出名。笔墨简
洁至惜墨如金的朱耷，几幅《石
榴图》都不着色，墨色浓淡相间，
图中有两个果实的，有时让一个

爆裂开来见浆果，也有单只一个
的，枝干往往三两根，叶子寥寥
数片，署名八大山人。

齐白石坦承自己心甘情愿当
“青藤”和“雪个”的门下走狗。“青
藤”指徐渭，“雪个”就是八大山人
朱耷。他特别喜欢画蔬果，作品平
易近人又触动人心。从他一系列
红艳饱满，水墨酣畅，表现出充满
喜悦欢乐的石榴，看得见他的热情
洋溢。

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
“文人画最后的高峰”的吴昌硕，82
岁那年画的《石榴》被誉为“精品之
作”。构图比之前提到的画家都要
更繁复精细。两个大石头后边长
着石榴树，上面三个石榴，中间还
有一个熟透的果实，又有一淡墨色
的挂在石头边，还两个橙红色石榴
索性就在地上。款识为：“度索之
桃难手移，石榴啖胜鲜荔枝。榴皮
壁上傥题诗，人非东老亦解颐。寿
翁下笔诗尤奇，非仙而仙神委蛇。
贯恂仁兄诗人五十大寿，用吕纯阳
以榴皮题诗沈东老壁上之意颂
之。乙丑春，吴昌硕，时年八十
二。”以石榴祝寿，亦是多子多福之
意呀！

市 面 上 粽 子 种 类 五 花 八
门，清水粽虽是小众稀罕物，却
一直是我最喜欢的。

小时候可吃的东西不多。
端午将至，家家都包粽子，并视
之为隆重的仪式。与拙于烹饪
的父亲相比，母亲无所不能：腌
咸菜、做泡菜、推汤圆……食材
匮乏，愈显她身手不凡。她生
于乡下，少小离家就读护士学
校，后入伍成为军医，再后来转
业当厂医，天晓得她怎么会捣
鼓那么多玩意。

母亲包粽子，清水粽，那叫
一个利索。泡过的糯米，湿润
润装满一搪瓷盆，加上一叠不
知从哪儿弄来的青悠悠粽叶，
即是全部食材；一小捆细麻绳，
一双木筷，一只粗瓷勺，便是全
套工具。她面容庄重地坐下，

取了粽叶，横向倾斜着向内卷
入，再将后面的粽叶朝外包卷
过去，咦，一翻一卷就弄出一只

“漏斗”。没待我看清，她舀一
勺糯米倒入“漏斗”，一手握紧
漏斗，一手拿木筷“嚓嚓”将米
捣几下，而后用手重重压上几
压，嘴角因为用力抿得紧紧的。

“ 端 午 节 为 什 么 要 吃 粽
子？”母亲考我。

“为纪念屈原呀！”我赶紧
回答。尚读小学的我，很自豪
能在母亲面前显示我那点可怜
的知识储备。

接 下 来 的 动 作 让 我 眼 花
缭 乱 。 但 见 母 亲 十 指 翻 飞 ，
一只粽子便初具雏形。随后
扯 一 截 麻 绳 左 绕 右 缠 几 下 ，
不 过 几 秒 ，粽 子 便 结 结 实 实
握在手中。

我兴冲冲抢过一把粽叶打
算如法炮制，可看似简单的动
作到我这里完全走样，粽叶卷
来卷去终是各自为政，且屡屡
与糯米分崩离析。如是折腾几
番，我失了耐心，丢下粽叶跑
了。

待我疯玩回来，一大盘青
绿的清水粽已热腾腾出锅。我
不顾烫手提起一只，一边吹气
一边拿剪刀剪断麻绳，剥开紧
裹的粽叶，呼，糯米与粽叶的清
香相互缠绕，直钻鼻孔。慢点，
小心烫！母亲絮叨间，一只粽
子已被我消灭。

那粽子特别紧实。隔水蒸
熟的粽子彻底改变了糯米在盆
中一粒粒一颗颗的散漫状态，
似被模具压过，变成光滑得看
不出米粒原状的圆锥体。那时

白糖凭票供应，十分紧俏，清水
粽不能醮白糖吃，但白粽子一
样吃得眉开眼笑。

母 亲 兴 之 所 至 会 包 很 多
小粽子，长度不过中指的两个
指 节 ，小 巧 玲 珑 ，十 分 伶 俐 。
用一根麻绳串成一串，拎在手
里 像 一 串 活 蹦 乱 跳 的 绿 蚂
蚱。我刻意提了“蚂蚱”踱去
隔 壁 家 ，说 是 串 门 ，实 则 显
摆。当然，“蚂蚱’出锅后，母
亲总让我提上一两串给隔壁
小孩送去。

若干次想学“手艺”，可竟
然学不会，后来彻底放弃。母
亲勤快又能干，我不会又有什
么关系？我心安理得享用每年
一度的端午美食，直到有一天，
再也吃不到母亲包的粽子。

母亲是炎夏走的。从那时

起，一度我几乎不吃粽子了。
现在，家家户户包粽子的

景象好像不多见了，每逢端午
节前后，市面上会涌出许多厂
家生产的粽子。尤其近些年，
粽子的种类、品牌更多，档次愈
发走高，馅料中连鲍鱼大虾都
悉数收入，价格也一路上扬。

儿子喜欢吃粽子。他开心
地拆给我看，这是蛋黄猪肉，这
是豆沙莲蓉。他的勃勃兴致感
染了我，我从半推半就，到渐渐
接受。

但 我 最 喜 欢 的 还 是 清 水
粽。

终究，惦记着儿时那一捧
青绿一口清甜，那个端坐在一
盆糯米旁边，变魔术般变出一
只只粽子的再也见不到的人
……无味之味，味尤深浓。

很想知道，平冈镇五羊村的祖
先，是怎样发现那块风水宝地，然
后在那里挖掘一口水井的。井的
确与众不同，外形呈八角形，宽约
两米，深一米多，水深则 50厘米左
右。可就是这浅浅的约 50厘米深
的井水，清澈见底、甘甜可口、冬暖
夏凉，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曾
养活了村里的几百口人，灌溉了村
里的几百亩农田。即使遇上洪涝
和干旱自然灾害，水位也只是短暂
地上涨或下降，很快便恢复回从前
了。

穿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来
到古井旁时，只见古井像一面梭形
的镜子，安静地在大太阳底下。井
的外围，有矮矮的围墙和台阶，有
绿树掩映。几个村民正在井边清

洗刚宰好的鸡。“这口井有多少年
历史了？”“不知道呢，据阿公那一
代人说，是开村的祖先挖掘的。”

“是什么时候开村的？”“也不知道
哦。”……

站在井边，感觉田野的风似乎
带来了远古的气息。闭上眼睛，脑
海里闪现出一幅幅画面：晨起，鸡
犬相闻，井边人头攒动，村民洗衣
洗菜的、打水做饭的、挑水灌溉的，
都有。暮至，几个拓荒垦田回来的
村民，放下劳作工具，用井里的水，
洗去一身疲惫。一枚夕阳，静静挂
在田野那边……

伸手拨弄井水，一股清凉直透
心窝，不由想起小时候住在老巷时
的那口井。那井也很老很老了，四
边形，边长约一米，井深约六七米，

用大麻石砌就的井壁，爬满了岁月
的苔。那时，一巷子的人，吃喝洗
漱和打扫卫生都用井水，每日里井
边都是煕来攘往，我也是挤在人群
中打水挑水玩水洗衣的那一个。
后来，离开老巷，再后来，老巷拆
建，听说填井的那天，巷里的老街
坊几乎都来了，一圈又一圈地守在
井边，一脸的不舍和沉重。我知
道，曾经寄存了我许多年少往事的
古井，从此不在了，我只能在记忆
里，与它隔着岁月相望。

古井曾哺育了一方人，依靠古
井生活的人，对古井都有深厚的感
情。就好像五羊村的村民，现在不
用到井里打水挑水了，但还是会不
时到井边看看，让一颗在红尘中疲
倦了的心，安静下来……

□程华

母亲是炎夏走的。从那时起，一度我几乎不吃粽子了

无味清水粽

天地之气自然吐纳，雨水、惊
蛰、春分、清明、立夏，一张一翕，一
节搭一节，不觉便入了小满。

小满，斗指甲，太阳到达黄经
60°，时维5月20至 22日入节。其
实，小满来得没那么正经，或许一场
没有前兆的小雨，或许一次上蹿下
跳的变温，亦或许什么变化都没有，
节令的蛮腰一扭，朱唇微启，眉目轻
挑，轻舒一口气，就是小满了。小
满，小满。如此一念叨，倒像呼唤一
名刚出落的女子。

乡间谚语云：“小满小满，江河
渐满。”小满仿佛水做的节气，雨水
节淅淅沥沥的开场白，没完没了，落
在草木上，渗入泥土中。小满时，雨
水还在淅淅沥沥，从早上到晌午，从
晌午到黄昏，晚间一个人也闹得欢
腾。小满是有目的的，不满不散，不
满不欢。那雨不大不小，不徐不疾，
像勤勉的母亲一勺一勺浇灌自家的
园子，又像古时怨妇一句又一句倾
诉衷肠。雨水足了不少，令细竹一
丛丛弯下腰来，让丰硕的黄葛树叶
亮起来，大地也丰腴起来。满了，满
了，似乎真的要满了。树上滴水成
流，在水泥地面泾渭交汇，所有的沟
渠和江河暴饮暴食了一般，激流勇
湍，打着漩涡吹着口哨，像一支赶集
的队伍。堤岸的杂草一点点丰盈起
来，或擎着小花，或挥着小手，或扭
着蛮腰，仿佛电影中夹道欢迎的群
演。

场面是热闹了点，不过，小满是
有态度的，将满未满，满而不溢，姿
态丰满却不失谦恭品德，犹如乡间
待客之道。乡下来客，没有繁琐礼
节，主人招呼落了座，立刻掺米酒。
漂开醪糟，微黄浑厚的水酒舀了来，
客人手捧大瓷碗，咧着嘴，双目凝视
汩汩而入的水酒，满了满了，好好
好。在水酒与碗口几乎齐平时，主
人的敦厚与客人的实诚合二为一，
真真的圆满。

于南方而言，作为节气的小满，
既指时令的特点，雨水陡增，江河积
水盈满，也是农人对自己的叮嘱。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
芒种不管”。雨水是南方水田的血
液，小满时节若不蓄水，田坎干裂，
到芒种时水稻便无法栽插。北方多
旱地，以种小麦为主，雨水贵如油，
小满时分不指望天公动情落下热
泪，一望无垠的麦田早已茵绿，穗子

齐刷刷费力举起，小麦籽粒日渐饱
满，乳状的麦粒一点点硬实起来，宛
若分娩前的胎儿。小满之满，天南
地北各自拿捏。

“昨夜玉盘沉大江，夜来忽梦荠
麦香。时人但只餐中饱，莫忘旧时
苦菜黄。”真正拿捏得准的，是我们
先辈的睿智和聪慧。小满为夏令第
二节气，古人总结的症候有三：“一
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
至。”

赤裸裸的阳光把大地一点点晒
得白晃晃的时候，苦菜在野地里“哗
啦啦”一顿疯长，仿佛嘈杂集市上敲
响的锣声。旧时苦菜为救命吃食，
如今物阜民丰，苦菜落得一身清闲，
在小满里自顾自枝繁叶茂，装扮得
风韵十足。其实，苦菜苦了点，但不
影响是一味好吃食。《本草纲目》云：

“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
传统医学多用苦菜治疗热症，古人
还用来醒酒。雨水里杂草丰茂，倒
未死尽，一簇簇勾肩搭背的，在小
满节气里显现出最后的精神。在
北方，小满不免有些尴尬。古代历
法著作《月令》说：“麦秋至，在四
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满为四月
之中气，故易之。秋者，百谷成熟
之时，此于时虽夏，于麦则秋，故
云麦秋也。”麦熟知秋，其实小满
才是麦熟的哨声。风吹麦浪，天地
辽远，北方的麦子硬生生把本是绿
茵深翠的夏日，过成了铺天盖地的
秋黄。

时过境迁，小满远不止三候。
雨水是多了，阳光来的时候仿佛燃
起的火把，微温，微热，最后成了一
道耀眼的白光。更多的时候，小满
之气又如田间地头一个独饮的老
头，一盅过后仰头又一口，看着地里
的稻苗，看着远方的青瓦，桐子树荫
下的黄狗舌头下拉出一道清涎，酒
的后劲也上来了。

生如夏花之绚烂。小满里的石
榴花细碎地散了一树，在同样细碎
的枝叶间殷红点点，宛若十八姑娘
得意的碎花裙。蓝花楹正当时，蓝
得发紫，紫得发青，虚虚渺渺，袅袅
娜娜，像炊烟，像梦境，像思绪，是小
满里的婉约派。

小满，小满。文字的充盈无法
道尽节令的丰盈，句读之妙就在点
到为止。我想，这也许便是文章的
态度。

听说石榴是中国域外的水果，
但居然在宋代画里就可见踪迹

诗 画 石 榴
□朵拉[马来西亚]

曾经寄存了我许多年少往事的
古井，从此不在了，我只能在记忆
里，与它隔着岁月相望

古 井
□梁媛

这哪里是炼油厂、钢铁厂？
分明是天上宫阙落到人间 星河落人间 □黄康生

小满是有态度的，将满未满，
满而不溢，姿态丰满却不失谦恭品
德，犹如乡间待客之道

江河渐满
□郭发仔

一旦抱有“死缠到底”和“绝不放过”
这个耍横斗狠心思，一开始就输定了

不与“锯子”争锋
□杨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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